
第 78 卷第 2 期 2025 年 3 月
Vol. 78 No. 2 Mar.  2025 110 ~ 123

企业主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
动力机制与构建路径

温兴琦

摘 要  在数字经济时代，创新范式持续迭代，企业成为驱动创新系统发展的核心力

量。企业主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具有企业主导性、深度协同性、数字赋能性和高度适应性

四大基本特征。企业主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动力机制主要包括基于DART模型的价值

共创机制与数字技术驱动机制，二者紧密耦合并相互赋能。企业主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

的构建，需进一步强化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精准界定并明确划分各创新主体的角色与

核心责任，并不断完善价值共创与数字技术驱动的双轨并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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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数字技术已全面渗透产业链、创新链及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这不仅引发

创新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更新甚至重构，也有力推动了创新主体协同模式的转型，并深刻改变着价值创

造的内在逻辑，从而极大加速了整个创新系统的动态演进与高阶跃迁［1］（P1-11）。在此背景下，企业凭借

其敏锐的市场感知能力、卓越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及高效的资源整合能力，正逐步从创新生态的参与者转

变为引领者，成为驱动创新系统发展的核心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先后强调要建立以企

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进一步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

位。因此，本文致力于构建一个企业主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框架，旨在为新时代背景下创新生

态系统的阐释和构建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撑，为创新系统研究开辟一个融合多重视角的全局性视域，

并建立揭示其复杂运行逻辑的新理论工具。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学术界关于创新的研究由来已久。从现有研究来看，创新范式的

演进历程已被清晰地勾勒成四个标志性阶段：从创新团队主导的初级阶段（创新范式1.0），到创新联盟

促进的协同深化阶段（创新范式2.0），再到创新生态系统的多元共生阶段（创新范式3.0），直至当前蓬勃

兴起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阶段（创新范式 4.0）［2］（P823-835）［3］（P1761-1770） ［4］（P1-8）。这一系列演进不

仅映射出创新环境随时代变迁的显著变化，以及创新主体多样性与地位的动态调整，更凸显了创新方式

由单一向复杂、创新动力由外部牵引向内外深度融合的根本性转变。基于此，学界不断围绕创新生态系

统的研究视角与动力机制展开边界拓展与理论深化研究。 关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视角，学者们从空

间布局、治理机制到价值导向等多个维度切入，不断拓宽研究范畴，形成诸如区域与产业创新生态系统［5］

（P11-19）［6］（P167-191）、集群型与平台型创新生态系统［7］（P63-71）［8］（P118-127）、技术主导型与市场主导

型创新生态系统［9］（P21-30）等多种创新生态类别。针对创新生态系统的动力机制，研究主要聚焦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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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创与数字技术驱动两大维度。价值共创机制作为联结创新主体、促进资源共享与价值增值的桥梁，被

普遍视为推动创新生态系统持续繁荣的核心途径［10］（P24-36）［11］（P71-79）。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在创新创

业活动中的作用也日益受到重视［12］（P1816-1824，1835） ［13］ （P56-74）［14］ （P1103-1111），它不仅能够直接增

强产品竞争优势［15］（P155-176），还能通过赋能作用间接推进创新生态系统的演进［16］（P625-648）。

尽管这些研究已深刻揭示创新生态系统内部主体间交互模式的演变路径，为理解创新系统的动态

运行提供宝贵洞见，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创新范式的持续迭代升级是必然趋势，但当前仍

缺乏对企业在创新生态系统中作为核心驱动力角色的深度剖析，未能充分揭示其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独

特演化模式和迭代机制。另一方面，价值共创与数字技术驱动的协同作用在创新系统中愈发凸显，但现

有研究往往孤立地探讨这两者的贡献。虽有部分研究初步触及二者间的关联［17］（P125-145），但尚未系

统性地揭示其内在机制与互动关系。因此，将价值共创与数字技术驱动机制有机结合，构建双轮驱动的

动力体系，不仅是对当前创新生态系统发展趋势的精准把握，还是弥补学界在阐述两者关联上不足的重

要尝试，能为构建更加稳健、高效的企业主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导。

此外，在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迅猛发展与全面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科技创新体系正经历前所

未有的深刻变革。首先，企业创新的主导地位持续强化，成为国家创新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

关键力量。近年来，党和政府不断强调深化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和功能。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企业的地位和职能从“主体”转变为“主导”，这既肯定

了企业在中国科技创新工作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同时也意味着未来企业将承担更多创新驱动发展的

责任。其次，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兴起和科技革命持续深化，创新活动正经历着重大转变，创新要

素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赋予创新主体数字实体特征［18］（P724-735），彻底

打破“线下”和“线上”交互的时空界限。在数字技术与创新的深度融合下，创新要素展现出可编程、可寻

址、可感知、可传播、可记忆、可追溯和可关联的特性，使得数字化创新要素的获取、转移和重组更加高效

便捷，从而突破传统知识传播与创新资源配置的技术瓶颈。另一方面，物联网的发展推动创新要素的指

数级增长。人工智能、区块链和云计算等新兴数字技术的不断演进，使得万物互联互通成为可能。物联

网的发展既促进传统要素的优化配置与重组，又推动新型创新要素的不断涌现，从而促使创新要素呈现

爆炸式增长态势。此外，政策的有力引导进一步加速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要促

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各地积极响应政策号召并推动该战略的落实，资金、人才、项目等创新资源

正加快速度向企业聚集，使企业在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方面拥有更多自主权和影

响力。最后，开放式创新合作边界不断拓展。随着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快速突破，创新主体得以跨

越传统组织结构、产业壁垒、地理界限和信息孤岛的限制，实现跨组织、跨产业和跨地理边界的合作创

新，有效整合内外部的创新资源［19］（P125-134）。然而，合作创新边界的持续拓展也对各创新主体的协同

合作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其具备更为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网络连接能力、数字驱动能力及安全

保护能力等，以确保跨边界的知识交流与合作顺利实现。

基于上述对文献的梳理及现实背景的厘清，本文认为创新范式将持续迭代，并作出进一步推断：一

是企业主导地位的强化会改变各创新主体的角色定位和合作模式，推动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企业将

拥有更多的资源调度权，以企业为中心推动参与主体关系的演进。二是创新要素的数字化转型将带来

数字创新资源的指数级增长，推动创新方式的升级，同时引发创新生态系统动力机制的深化转变。三是

合作创新的拓展将促进创新价值载体的多元化，提升创新预期，并赋予合作共创更深层次的含义。由

此，新一代创新可能在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础上进入创新5.0阶段，形成企业主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

统。创新生态系统重塑整合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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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创新生态系统重塑整合分析框架

二、企业主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与基本特征
学术界普遍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是由多元主体构成的共生系统，而创新资源是创新活动开展所依赖

的核心要素。数字创新生态系统被视为“数字创新”和“创新生态系统”的融合［20］（P83-94），既蕴含两者

的核心内涵，也呈现出自身的特性。基于此，本文在阐述企业主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构成与特征

时，重点突出企业的主导地位，并与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主导创新所引发的合作创新变革相契合。

（一） 企业主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

结合熊彼特的经典创新理论，本文将企业主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视为由创新主体和创新环境构

成的有机、动态的创新网络。在这个创新网络中，企业处于中心位置，与其他创新主体通过物质流、信息

流和能量流实现系统内外的交互，构建起相互依存、合作共生和协同演化的数字创新生态。

1. 创新主体

基于五螺旋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本文将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和用户五大主体纳入企业主导型

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考查，系统内各创新主体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稳定性。

企业是创新主导者。依托强劲的研发动能，企业不仅能够重塑传统生产模式与流程，还能创造出契

合数字时代需求的新产品、服务及商业模式［21］（P889-901），实现从生产到市场的全面革新。同时，企业

直接面向市场推出创新成果，快速响应数字化市场的动态变化，引领数字技术的前沿探索，并驱动创新

体系的战略性调整。在此过程中，企业成为创新链条的关键枢纽，构建涵盖产业链上下游、科研机构及

高校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创新网络，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加速数字技术从研发到应用的转化，

形成良性创新循环。由此，企业主导数字化创新实践，不仅加速了自身技术迭代与应用拓展，更深层次

地促进了创新主体间的数字化深度融合，打破了区域与行业壁垒，推动了跨区域和跨领域的合作创新。

高校是人才培养主体。作为数字产品创新链前端的知识创造者，高校积极参与数字化技术研发，与

企业共同探索前沿技术，为生态系统的持续繁荣提供智力支持与知识储备。同时，依托深厚的学术底蕴

与前瞻性的科研导向，高校通过多元化的科研项目与创新实践，培育具备数字化技能和创新思维的高素

质人才，为创新系统输送智慧力量。此过程确保了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高度契合，有效缩短了知识到

应用的转化路径。这些人才不仅是企业技术创新的中坚力量，更是推动整个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与升

级的关键，能持续激发区域数字创新的蓬勃活力［22］（P1481-1494），塑造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格局。

科研院所是原始创新主体。凭借深厚的科研积累与卓越的创新能力，科研院所在基础研究与数字

技术尖端领域持续深耕，不断实现理论突破与技术革新，为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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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院所积极构建共同研发中心、高端实验室等创新平台，致力于跨领域、跨学科的联合攻关项目，为企

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这种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模式，不仅加速了科技成果从实验室

到市场的转化过程，还有效促进了创新链、产业链与市场需求链的紧密衔接，进一步放大科研院所原始

创新的影响力与辐射力。

政府是创新引导主体。通过制定全面前瞻的数字创新发展蓝图，政府能够引领和把控各创新主体

的宏观研发方向，确保技术创新路径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需求实现紧密契合。一方面，政府积极推

动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不仅倡导跨领域的知识资源共享与技术协同创新，而且密

切追踪市场趋势，将市场需求作为创新活动的核心导向，从而加速科技成果从研发到应用的转化进程。

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优化政策环境，采取税收减免、资金扶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系列激励性政策措

施，能够有效降低创新成本，激发各创新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造力。这一系列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为

系统实现颠覆性创新提供决定性的支持与保障［23］（P44-55）。

用户是创新应用主体。作为创新产品或服务的最终体验者，用户不仅被动接受服务，更直接嵌入创

新的全生命周期中。具体而言，他们通过构建用户社群、开展草根创新等多种形式，基于个人或集体的

使用体验、广泛的口碑传播以及即时的需求反馈，为企业提供宝贵的市场洞察与真实数据支持，成为企

业研发战略调整与优化不可或缺的依据。由此，用户是创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是实现技术与市场

需求精准对接、促进产品与服务持续优化的重要源泉。用户参与创新，深刻体现了“以用户为中心”的核

心理念，也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实践中的生动体现。通过不断挖掘和利用用户资源的潜力，创新系统

能够更好地把握市场动态，引领行业发展趋势，实现可持续发展。

2. 创新环境

创新环境是指影响系统创新的外部条件和因素，对创新主体的发展和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其质

量优劣直接影响着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的产出。本文在研究企业主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

的创新环境时，重点关注经济环境和技术环境等硬环境要素，以及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等软环境要素。

经济环境是生态系统健康运行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包括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市场需求变化、资

本流动及行业竞争等方面。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和经济的细胞，其创新能力和投资决策受到经济环境

的波动最为显著，并通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传导机制，对整个创新生态产生影响。首先，宏观经济运行

的稳定性为创新活动的开展奠定经济基础，能增强创新主体信心，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其次，市场需求

的多元化驱动企业技术创新与产品迭代，引领生态系统灵活适应市场变化。再次，资本流动的高效与活

跃，特别是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的支持，为创新主体提供资金保障，并加速技术商业化进程及产业价值

实现。最后，行业竞争的加剧促使企业强化合作与共享，共同探索创新路径，提升整体竞争力。

技术环境是推动创新生态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它融合前沿数字技术、高效技术平台和卓越技

术工具，极大地丰富了创新手段，深刻地影响着创新主体的战略部署、研发节奏、协作深化及响应提速。

在这个网络中，企业作为核心驱动力，能够利用技术优势加速研发与迭代，引领并促进跨组织间的深度

合作，形成创新合力。同时，数字化技术的深度渗透，特别是以网络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能够增强远程协作、虚拟团队灵活性及数据决策能力，打破地理与组织壁垒［24］（P57-75）。数字技术

和平台为各创新主体间搭建无缝对接的信息桥梁，实现知识、资源与创意的高效流动与共享，从而显著

提升创新效率与响应速度。

制度环境是创新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涵盖政策支持、法律法规、市场机制、基础设施及人

才培养等多个维度。政府能够通过实施诸如税收优惠、研发补贴等激励政策，引导创新资源流向关键技

术领域。同时，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与数据安全法规，强化法律执行力度，确保创新主体的合法

权益不受侵犯。市场机制方面，通过数字化手段优化资源配置，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促进信息透

明与公平竞争，加速创新要素流动。此外，政府与企业合作共建云计算中心、大数据平台等数字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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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并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创新服务平台，为创新活动提供坚实技术支撑和服务保障。最后，聚焦数字

技能与创新能力培养，通过校企合作、国际交流等方式，吸引并培育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数字创新人才，

为生态系统的持续繁荣注入强劲动力。

文化环境作为塑造创新观念和思维的深层力量［25］（P1-10），是联结多元创新主体的精神纽带，深刻

影响着创新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构建。文化环境不仅能深入企业内部，有效激发员工的创新潜能

与协作精神，还跨越组织边界，将高校、科研院所及用户紧密融合，塑造开放包容、共创共享的创新氛围。

高校与科研院所作为知识创新的摇篮，其崇尚自由探索、坚持严谨治学的文化特质，与企业追求市场导

向、注重实践应用的价值取向相辅相成，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创新的深度融合。用户则作为创新价值的

最终评判者，其需求与反馈通过文化环境的传导，成为驱动创新活动不断前行的重要力量，推动产品与

服务的不断迭代与优化。

综上所述，企业主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具体可以概括如图2所示。系统内不同的创新

主体扮演着各自独特的角色，依托创新环境整合创新生态资源，并通过物质流、信息流和能量流来实现

系统内外的交互。这一过程能够促进创新资源的流动共享，降低创新成本，并实现政产学研用全方位的

协同、优势互补和相互依存。

图2  企业主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

（二） 企业主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

传统创新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类似，呈现出共生性、进化性、竞争性和集群性［26］（P1-6）等特征。

然而，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下，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特征发生变化。数字技术作为核心驱动力，不仅提高

了创新要素的供求匹配度，还借助数据网络优化创新要素的配置路径，拓宽创新要素的应用范围，并依

托数字平台加速创新资源的流动与整合，从而赋予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多样性、适应性、复杂性和模块

性［27］（P13-22）等新特质。进一步的，在企业主导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企业的核心地位得以强化，数

字技术的驱动效应显著增强，对知识的创造机制、资源的配置模式以及创新方式等产生深远影响。此过

程不仅是对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特征的继承和发展，还是对企业主导优势与创新生态系统活力的深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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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与强化。因此，企业主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整合并吸收了多重生态系统的优势特征，形成独特的运

行机制与生态逻辑，以确保系统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时，能够保持高度的稳定性与持续的创新活力。

本文将企业主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特征提炼为四个方面：企业主导性、深度协同性、数字赋能

性和高度适应性。同时，企业主导和数字经济驱动下创新生态系统特征变化如图3所示。

图3  企业主导和数字经济驱动下创新生态系统特征变化

1. 企业主导性

在企业主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企业的主导作用贯穿于系统发展的每一个环节。首先，企业通

过数字化技术优化资源配置，能够精准识别并高效整合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要素，不仅降低了创新成

本，加速创新循环，更为生态系统内的其他成员搭建了资源共享网络。同时，企业凭借其敏锐的市场洞

察力与前瞻的战略规划能力，能够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为整个生态系统设定清晰的创新

路径，并通过数据网络实时共享市场信息，促进协同决策。企业通过引导创新资源的流向、推动创新成

果的转化与应用，以及构建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与机制，持续激发生态系统的创新活力与潜力。这种主导

性不仅促进了生态系统的持续升级与进化，还增强了其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与韧性。

2. 深度协同性

在企业主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企业作为信息交流与协作中心，深度融合数字化技术，构建无

确定边界、动态且扁平化的创新网络［28］（P100-109），深刻影响多元创新主体间的互动模式与协作机制。

这种融合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战略协同，更在资源、知识与流程等多个维度上实现前所未有的协同

增效。在战略协同层面，企业虽不直接干预他方战略，但通过数字技术传递市场信号，间接引导创新主

体调整研发战略，促进系统内战略方向的一致性。资源协同方面，数字化技术打破传统资源壁垒，促进

资金、技术及人才等资源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同时激发新资源组合与创新模式，深化资源协同的深

度与广度。在知识协同层面，企业是知识环流的核心节点，能够整合并再创新来自多元主体的知识资

源，推动跨领域知识融合，形成知识协同的良性循环。在流程协同上，该系统引入数字化管理工具，实现

创新全链条的数字化管理，提升执行效率与响应速度，降低不确定性，并促进流程标准化与模块化，增强

协作顺畅性。这种多维度、深层次的协同不仅拓展了多样的创新路径和多层次的创新合作，还实现了创

新效益的倍增与跃升，展现出“1+1>2”的协同效应，为创新系统的持续演化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奠定坚实

基础。

3. 数字赋能性

在企业主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数字化要素对创新活动过程实施全方位渗透与深度赋能。该

系统根植于高度集成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企业作为核心驱动力，深度融合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

沿技术，为生态系统提供一个稳定、高效、可扩展的数字化创新环境。数字化工具与方法贯穿于创新全

流程，从需求洞察到市场推广，各环节均获得数字重塑优化，提升创新效率与灵活性，显著增强创新成果

的市场适应性与竞争力。数字化还深刻影响创新策略，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源与强大的分析工具，助力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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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主体精准把握市场需求、用户偏好及技术动态，从而制定前瞻性创新战略。同时，数字化手段打破了

地域与行业界限，促进创新主体间无缝协作，形成多元化创新生态网络，激发创新活力与潜力。

4. 高度适应性

企业主导与数字化赋能的紧密结合，赋予该创新系统高度适应性，使其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表

现出非凡的适应力。首先，企业作为领航者，以其前瞻战略与敏锐洞察引领技术前沿，快速吸纳新兴科

技，推动产品服务迭代，展现高度的技术适应性与市场敏感性。其次，系统通过实时数据分析与反馈循

环，精准把握创新需求变化，实现以用户为中心的定制化创新。再者，开放的协作网络与资源共享平台

迫使组织形态发生边界模糊、组织开放的新变化［29］（P182-197），促进跨领域、跨行业的深度合作。这种

高度开放的合作模式，使得系统能够灵活调整合作伙伴关系，整合多元创新资源，共同应对市场挑战与

机遇。最后，系统能通过数字化手段强化风险管理，智能分析潜在风险，采取前瞻性措施保障创新的稳

定性，提升系统的创新韧性。

三、企业主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双重动力机制

面对技术迭代的高速性、创新情景的动态性以及创新主体间合作的紧密性等带来的挑战，如何保持

系统内部的稳定性与高度适应性，进而激发创新生态活力、促进合作创新效能并催生更多创新价值，成

为当前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建立既能激发内在活力又能灵活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动力机制，对

于确保企业主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一） 基于DART模型的价值共创机制

先前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定义了价值共创，但都将不同层次的互动和共生关系的形成作为价值共

创概念的核心［30］（P225-232）。在企业主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数字技术的发展赋予价值共创新的

内涵。价值共创的主体关系发生变化，数据成为主要的创新要素，这要求多元创新主体通过合作共享信

息以实现多元共享和跨界融合。同时，价值共创被赋予数字化特征，需要打破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数据

壁垒，实现数据资源与传统生产要素之间的跨界叠加和深度融合，为不同创新主体间的价值共创增加新

的含义。在这种背景下，本文引入普哈拉与拉马斯瓦米在深入探索价值共创相关概念和因素基础上提

出的DART模型［31］（P4-9），为研究创新主体间的互动以及价值共创行为提供理论依据。该模型可细分

为对话、获取、风险评估和透明性四个维度，本文根据实际情况对该模型进行改进，使其更适用于企业主

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各创新主体间的价值共创，并从性质或功能的角度对每个维度进行进一步划

分［32］（P87-96），如图4所示。

图4  基于DART模型的价值共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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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是指各创新主体在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上展开多渠道的沟通交流，在时间节点上处于最早的

阶段。在企业主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企业承担起沟通中心的角色，推动各创新主体之间进行开

放、平等、持续的沟通和协调过程，以强化各创新主体间的合作动力。具体来说，对话首先能够促进协同

机制的建立。作为沟通桥梁，对话不仅增进创新主体间的理解，还为核心创新资源的精准识别和优化配

置提供独特视角。通过对话，企业能够引导各主体共审人力、资金、信息及技术等资源需求，激发资源协

同意识，推动跨主体、跨领域资源互补与整合。此外，对话能助力灵活资源调配，为应对新需求与挑战提

供即时反馈渠道，确保资源持续供给与高效利用，加速创新适应与技术迭代［33］（P93-103）。其次，对话能

够深化动力机制。利用对话作为关键媒介，并以企业为中心搭建信息平台，打破信息孤岛，加速知识的

跨界融合与创新思维的碰撞。在对话的催化下，各主体形成共同目标认知与认同，增强合作创新意愿。

随着合作创新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各主体通过主动增加研发投入、优化资源配置等方式，为创新活动

提供支持。同时，在企业的主导下，各主体探索更加紧密的合作模式，超越简单项目合作或资源交换，追

求更深层次的知识创新、技术研发与成果试制的深度融合。

获取不仅是创新主体积极寻求并整合创新资源与信息的动态过程，还是创新成果成功转化后实现

多元利益分配与共享的关键渠道。首先，从资源传递的角度来看，数字化技术尤其是物联网与互联网的

整合，为创新资源在多元主体间的流通铺设高速通道，加速信息实时共享与深度整合，还促进前沿科研

成果、行业动态及市场趋势等关键信息的迅速传播，为知识创新向技术研发的高效转化提供强大动力。

同时，数字化平台促进技术供需精准对接，构建了跨领域、跨行业的协同创新网络。其次，从利益共享的

角度来看，获取的深化有助于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收益分配体系，以企业为中心形成多元化利益分配模

式，确保各创新主体按其贡献获得收益。这种共赢局面激发了创新热情，加速了创新成果的商业化与产

业化。具体而言，企业通过产品多元化、市场拓展与品牌提升实现业绩增长；政府则通过推动产业升级

与经济发展实现战略目标；高校与科研院所则通过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获得科研经费与学术声誉的双

重激励；用户则享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更个性化、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体验。

风险管理与应对对系统稳健运行及创新成果的高效、持续转化至关重要。面对市场和技术快速变

化，精准识别并量化潜在风险是保障创新活动顺利推进的基础。利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预测等前沿

技术，创新主体能敏锐地捕捉市场动态、技术成熟度及政策导向等风险因素，提供前瞻性的风险评估报

告，为创新主体规避高风险项目和资源优化配置提供翔实依据，推动创新决策的科学化与精准化。同

时，风险管控是将风险评估结果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关键。企业作为创新成果转化的主力，更加注重风险

管控机制的高效与灵活构建。通过预先制定风险应对策略、加强内外部资源调配、优化供应链管理及提

升产品质量控制等措施，创新主体能够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挑战。同时，借助数字平台的力

量，企业能实现市场、用户、政府及研发团队反馈的即时共享，确保各创新主体能够迅速掌握市场动态与

用户需求变化，进而灵活调整创新孵化、市场化和产业化策略，保持持续竞争力。

透明度不仅关乎资源传递的透明性和可追溯性，还深刻影响着系统内各创新主体之间的信任格局

与合作生态。一方面，从约束机制的角度来看，透明度确保资源传递与成果分配的公开透明，有效遏制

不正当私利行为，维护资源分配的公正性。在此环境下，创新主体因感知到广泛监督而倾向于遵守规

则，诚信合作，增强了系统内部的稳定性与和谐。此外，透明度促进了信息反馈的积极参与。在透明环

境中，创新主体认识到有价值的信息能迅速得到处理，因此积极投入信息收集与分析，形成快速响应与

持续优化的正向循环。另一方面，透明度也是构建信任机制的关键。数字技术极大提升了系统的可追

溯性，使资源投入、分配及成果产出清晰可记录与回溯。这不仅增强了创新行为的可验证性与可预测

性，降低了不确定性风险，还促进了信息流通。基于详尽数据，创新主体能客观评估彼此贡献，消除信息

不对称导致的猜疑与误解，加深相互信任。这种信任促进了知识、技术与资源的共享，激发更多优质资

源的投入。综上，在企业主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价值共创机制对系统创新的影响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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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价值共创机制对系统创新的影响

（二） 数字技术驱动机制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是驱动创新生态系统演进最重要的力量，其赋能效应能从过程和结果两

方面促使创新本质发生变化。由此，本文将数字技术驱动机制划分为创新信息整合与共享机制、创新生

态融合与促进机制，以及创新效率与成果加速机制。

1. 创新信息整合与共享机制

遵循由基础到高级、由局部到整体的逻辑脉络，数字技术在该创新系统中逐步深化创新要素的整合

与共享机制。首先，聚焦于数字化信息采集与标准化的基石构建。数字技术具有可编程、可寻址、可通

信、可记忆、可追溯、可关联等多重属性，支持创新主体进行信息的即时捕获、共享和组合。通过数据清

洗与标准化，能够对收集到的原始数据进行格式化与统一标准的转换，有效消除“信息孤岛”现象，为后

续的数据整合与分析奠定坚实的数据基石。其次，转入信息整合与智能分析的核心环节。在此阶段，大

数据分析、数据挖掘及人工智能等高级技术被深度应用，对经过标准化的创新信息进行深度剖析与智能

挖掘，创新者可以即时高效地理解、控制和处理组织内外部信息［34］（P27-43）。通过揭示信息间的隐性关

联与潜在价值，不仅能够洞察创新趋势、预测市场走向、评估技术风险，还能为创新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与

精准指导。最后，落脚于信息共享平台与渠道建设的高级应用阶段。本阶段致力于构建开放、协同的信

息共享生态体系，通过搭建多元化的信息共享平台与渠道，实现创新信息在生态系统各主体间的快速流

通与高效共享。而且，企业作为创新的沟通中心，更能促进各创新主体对异质性创新资源的全面理解。

此举不仅打破了传统信息壁垒，促进了知识与技术的无障碍交流，还激发了生态系统的创新活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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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这些平台与渠道也为各创新主体提供展示创新成果、寻求合作机遇的宝贵平台。

2. 创新生态融合与促进机制

数字技术深刻推动企业主导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融合与优化。首先，在企业主导的数字创新生态

系统中，数字技术促进创新主体间信息、知识和能力的碰撞融合，激发持续“创新唤醒”［35］（P1065-1074）。

数字通讯、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等工具增强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互，带来更多新的理念和创意。这打

破了传统创新链中成员间的固定角色与线性依赖，转而构建一个互为主体、深度交织的共生体系，实现

无缝协同与即时互动。具体而言，数字化转型降低了内部运营成本，提升资源调配的灵活性与效率，促

进创新资源、技术能力与知识成果在多元创新主体间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在此框架下，各主体不再

遵循传统的“零和博弈”逻辑，即一方增长必以另一方损失为代价，而是共同探索并实践了一种基于优势

互补、成果共享的双赢乃至多赢模式。其次，数字技术对创新环境的全面融合同样产生深远影响。数字

技术实现经济数据与政策数据的实时交互，赋予企业前所未有的市场洞察与政策导航，确保创新活动在

市场需求与政策导向的双重指引下稳健前行。此外，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还极大地加速技术创新向经

济价值的转化过程，构建了一个技术与经济相互促进、螺旋上升的良性循环机制。在此过程中，数字技

术成为制度的重要技术支撑。政府借助区块链、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构建起智能化的监管体系，有效提

升了政策执行的科学性与透明度，为创新活动营造更加公平、透明的制度环境。而技术环境的持续进

步，又不断促使政府审时度势，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以适应技术发展的新趋势，确保创新生态的活力与

可持续性。数字技术还促进了开放、包容、创新的文化氛围的形成，这种文化氛围又反过来推动经济、制

度和技术环境的优化。最后，在创新过程层面，数字技术使得创新的各个环节不再是割裂存在，而是形

成了一个实时同步的动态系统。例如，数字技术确保创新反馈能够即时且精准地传递至创新投入、协同

研发及成果转化等各个环节，企业因而能够迅速捕捉市场动态与用户需求，灵活调整创新策略与资源分

配。通过将数字技术运用于创新的诸多环节，企业、行业以及产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稳步前进，发

挥了持续释放数字科技对创新发展的放大、叠加和倍增的作用。

3. 创新效率与成果加速机制

数字技术影响着数字创新的价值创造逻辑、资源分配策略以及数据利用模式，主要从三个方面深刻

影响着企业主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创新效率与成果转化速度。第一，数字技术通过全面渗透并优

化创新流程，实现了从创意萌芽到市场推广的全链条数字化转型［36］（P54-59）。这一过程中，自动化与智

能化工具的应用使得每个创新环节均融入了数字化元素，从灵感的捕捉到研发设计的精细化，再到测试

验证的严谨性以及市场推广的精准度等。这不仅确保了流程的标准化、透明化及可追溯性，大幅降低了

人为错误与重复劳动，更显著缩短了创新周期，提升了整体创新效率。第二，数字化技术的深度应用，促

使创新决策过程更加科学、精准与高效。依托先进的数据分析工具与智能算法，各创新主体能够即时捕

捉并深入分析海量数据，从而精准洞察市场动态、科学评估创新项目的潜在风险与收益乃至前瞻性预测

创新成果的市场表现。这种基于数据的决策支持体系，为各创新主体的战略选择与资源配置提供了坚

实的依据，极大地增强了决策的准确性与时效性。第三，数字技术彻底打破了传统创新链与价值链之间

的壁垒，构建起了一个从创新构想到市场实现的无缝对接、全程数字化的生态系统。通过数字化供应链

管理的精细化调控、智能化生产流程的持续优化以及精准化营销策略的深入实施，创新主体不仅能够实

现资源的高效配置与灵活调度，还能促进创新链各环节之间的紧密协同与深度融合。数字技术的层级

化和模块化架构可以加速新产品与服务开发，其集成和渗透能力为系统创新活动带来超强的灵活性与

扩展性。综上，在企业主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数字技术驱动机制对系统创新的影响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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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数字技术驱动机制对系统创新的影响

（三） 价值共创与数字技术驱动的相互促进

在企业主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价值共创机制和数字技术驱动机制相互赋能，共同构成系统稳

定运行与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一方面，数字技术驱动机制的深化为价值共创活动提供了强大支撑，重

塑创新主体间的合作模式与共创路径，加速信息流动，降低合作门槛，进而提升创新效率与质量，促进创

新成果的快速转化与应用。另一方面，价值共创机制通过各创新主体的紧密合作与互动，为数字技术的

研发与应用指明了方向，注入不竭动力，推动技术的迭代升级与广泛应用，同时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与知

识共享，增强技术的创新性与实用性。具体如图7所示，两者通过深度耦合与互动，共同推动企业主导型

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繁荣与发展。

图7  价值共创机制与数字技术驱动机制的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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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主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路径

在数字经济浪潮的迅猛推进下，企业作为创新主导者的地位愈发显著，创新要素正经历着深刻的数

字化转型历程，而开放式创新的边界亦在持续不断地向外拓展。在此背景下，深入推动企业主导型数字

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与创新范式的迭代升级彰显出迫切的现实意义。未来各创新主体必须主动适应变

革，依托前沿的数字技术平台，携手打造一个充满活力、高效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

（一） 进一步强化企业在创新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有助于推进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加速科技创新成果向先进生产力转化，对

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及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进

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这一战略导向不仅是对当前科技

与经济结合新态势的积极响应，更是对未来产业发展格局中企业核心地位的前瞻性布局。从项目机制

层面深入考量，要不断优化和完善企业参与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体制机制设计。具体而言，应积极探索

重点企业主导项目上升为国家科技战略项目的有效路径，通过政策引导和支持，确保企业在创新规划制

定、创新项目实施和科技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享有更高的参与度与决策权，激励企业主动承担国家重大

技术攻关任务。从创新资源配置的视角出发，要构建更加健全的企业科技创新投入机制。政府不仅要

优化现有的企业科技创新补贴政策，确保其精准定位、高效实施，同时要积极营造全社会广泛支持科技

投入的良好氛围，通过拓宽融资渠道、实施税收优惠等多元化措施，激发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外在支持

与内在动力。此外，深入改革人才评价机制，打破传统束缚，建立以创新能力、成果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

系，促进高端科技人才向企业流动与集聚。这一系列措施将有力推动企业成为创新要素汇聚的核心区

域，充分释放其在人才与资金方面的强大集聚效应，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坚实而持久的动力源泉。

（二） 精准界定并明确划分各创新主体的角色与核心责任

企业应担当起创新生态的主导者角色，充分发挥领航作用。一方面，企业应构建一套高效的信息流

动机制，以加快各创新主体知识流动与技术交换的速率，并确保技术动态与市场需求之间实现即时、精

准的对接。另一方面，企业还要积极引领技术前沿的探索与发展，成为推动产业升级与技术迭代的核心

驱动力。为此，企业应持续加大对前沿技术的研发投入，强化知识产权布局，构建开放合作的创新网络

体系，并推动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机制，以打破行业壁垒，形成显著的协同创新效应，促进创新成果的快速

转化与应用。高校与科研院所作为人才培养与知识创新的重要源泉，应积极投身于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实践之中，调整并优化评价体系，使之更加聚焦于对经济社会的实际贡献。在人才培养方面，高校与科

研院所应致力于培养具备跨学科知识与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动人

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在科研方面，应聚焦核心技术研发与基础科学研究，为产业升级提

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技术储备。政府需扮演好政策引导者与资源配置者的双重角色，要持续优化创新

政策环境，确保资源配置的灵活性与市场需求的贴合度，为创新活动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同时应建

立健全创新资源的配置机制，促进科技、产业与金融的深度融合。用户作为创新活动的最终受益者与需

求反馈者，其作用同样至关重要。在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用户应充分利用数字渠道，及时反馈需求

信息，为创新循环提供精准的需求导向与坚实的市场支撑。政府与企业应建立有效的用户参与机制，鼓

励用户参与到创新过程之中，共同推动创新成果的市场化与产业化进程。同时，政府与企业还应加强对

用户需求的深度挖掘与分析，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推动创新活动的持续迭代与优化。

（三） 不断完善价值共创与数字技术驱动的双轨并行机制

构建企业主导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首要任务是构建一个公平、透明且精细化的利益分配机制，该

机制需全面考量各参与方的实际贡献，确保创新收益能够公正、合理地分配至每个贡献者，以此激励多

元主体参与价值共创的积极性。在数字技术层面，战略重点应聚焦于对核心技术的深度研发与前瞻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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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特别是那些具备颠覆性潜力、能够引领未来产业革命的关键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

通过政策引导与资金支持，鼓励企业、高校及研究机构开展深度合作，推动这些前沿技术与传统产业的

深度融合。这不仅能够提升产业链的智能化、自动化水平，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还能加速经济体

系的全面数字化转型，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更重要的是，需要积极探索并实践价值共创与数

字技术驱动之间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路径。一方面，应充分利用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价值

共创过程提供强大数据支撑与智能决策能力，增强创新活动的精准度与效率，拓宽价值创造的边界与深

度。另一方面，应基于价值共创实践中涌现的新需求、新场景，为数字技术的持续迭代与创新提供丰富

的试验田与应用舞台，形成技术与价值相互赋能、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推动创新生态的持续优化与

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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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ynamic Mechanism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for Building 
An Enterprise-led Digital Innovation Ecosystem

Wen Xingqi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enterprises have become the core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

ment of innovation systems, with innovation paradigms constantly evolving. Enterprise-led digital innovation 

ecosystems exhibit four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enterprise-led nature, close coordination, digital empow‐

erment, and high adaptability. The driving mechanisms of enterprise-led digital innovation ecosystems primar‐

ily encompass the value co-cre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DART model and the digital technology-driven 

mechanism, the two of which are mutually reinforced, tightly coupled, and reciprocally empowered. To con‐

struct enterprise-led digital innovation ecosystems, it is necessary to reinforce the principal role of enterprises 

in innovation, precisely delineate the roles and core responsibilities of each innovation entity, and continuous‐

ly refine the dual-track mechanism that integrates value co-creation and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ment.

Key words enterprise-led; digital innovation; innovation ecosystem; value co-creation; digital technol‐

ogy-dr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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